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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张威）6月28日，市自建房
安全专项整治暨拆违保安工作
领导小组拆违控违组，深入合
泰、富家垅、龙泉片区以及天元
区湘江沿线河鱼店等区域，督
导拆违保安重点攻坚行动。

新芦淞服装（都市）工业园
32 栋，房顶上两层新增的自建
房还未粉刷外墙。“属居民私自
搭建，准备当仓库使用。”工作人
员介绍，这处违建面积约200平
方米，已经叫停施工，准备拆除。

今年5月，全市自建房安全
专项整治暨拆违保安“百日攻
坚”行动誓师大会召开。截至6
月 27 日，各县市区摸排违法建
设 15324 处，面积约 218.8 万平
方米。其中，城市五区排查违
建 14405 处，面积约 209 万平
方米。

目前，我市开通了投诉举
报热线 28682435，投诉的问题
一旦查实，将根据政策兑现奖
励。截至 6 月 27 日，共受理违
法建设举报389起。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李军）今日起，92号汽油和
95号汽油价格双双下调，消费者
燃油成本有所降低。以普通私
家车的油箱容量（50L）计算，加满
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2.5元。

28日下午5时许，省发改委
官网发布《关于调整成品油价格
的通知》，我省92号汽油零售最
高价 9.01 元/升，此次下降 0.25
元/升；95 号汽油零售最高价
9.57 元/升，此次下降 0.27 元/
升。总体来说，92 号汽油和 95
号汽油的价格虽降，但仍然处于

“9元时代”。

本轮油价调整是今年第十
二次调价，也是年内第二次下
调。本次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
调价呈现“十涨二跌”的格局。
本次下跌也终结了今年4月起成
品油零售价的“四连涨”。

专家分析，七国集团会议
计划对俄实施更多制裁，这对
未来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都会
产生重要影响。本轮调价周期
的后期，国际油价已经有所反
弹。短期内国际油价可能仍将
维持在较高水平。

下一轮调价窗口将在 7 月
12日24时开启。

为何最近流感高发？
“研究显示，甲型流感在我国南

方省份存在冬季和夏季两个流行高
峰，目前我省已进入夏季流行季。
此外，2020年以来我省季节性流感
活动以乙型 Victoria 系流感为主，
人群对甲型（H3N2）流感病毒的免
疫水平下降，易感性增高。”市中心
医院急诊儿科副主任晏敏亮说。

“奥司他韦”药效真的那么好
吗？晏敏亮表示，“奥司他韦”治疗流
感的本质是阻止流感病毒由被感染

细胞入侵邻近细胞，减少病毒在体内
的复制，最佳用药时机是在流感症
状开始的36小时内。“奥司他韦”也
可以用于预防流感，但仅限用于流
感并发症高危者，且在密切接触传
染期病人后48小时内使用。该药对
普通感冒和细菌感染无效，滥用可
引起不良后果，市民不能盲目服用。

晏敏亮提醒，为预防流感，市民
应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到人
群密集处活动。若出现呼吸道感染
症状，应及早就医。

流感病毒阳性率超历史同期水平
药店“奥司他韦”卖断货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琼 实习生/易冉莹 通讯员/宋玺）近
期，株洲晴雨相间，让人感觉湿热难耐。殊不知，一波来势汹汹的流感，也
让预防流感的药物“奥司他韦”出现断货情况。

7家药店中有6家断货

“我孩子突然发烧了”“孩子班上
有几个小朋友因感冒请假了”……这
段时间，这样的话出现在不少家长
群里。

据省疾控中心发布的提示，我
省已进入夏季流感流行高峰时期，
流感病毒阳性率持续升高，超历史
同期水平。

这波来势汹汹的流感让不少市
民“中招”，也让药品“奥司他韦”走
俏。

6 月 28 日，记者走访了市区 7
家药店。天元区新闻路百姓大药房

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几天，不少感冒
发烧的市民前来购买“奥司他韦”，
可该药品已断货好几天。为此，他
们会推荐治疗流感、感冒的同类药
物，譬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等。

“平日里，一周都卖不出去一盒
‘奥司他韦’。上周，店里进了 10
盒，两天时间就卖完了。”在渌口区
领秀时代小区门口的诺舟大药房，
工作人员如是说。

记者走访的7家药店中仅剩一
家药店有“奥司他韦”，其他药店均
已断货。

“奥司他韦”预防效果好，但不能盲目服用

走访

提醒

举报违建请拨28682435 查实有奖

油价终于降了 但仍处“9元时代”

探哥叫王建国。探哥最早不叫探哥。
一开始大家叫的是“瘫哥”。瘫哥不是

瘫子。
瘫哥喜欢喝一杯。经常喝得二麻二麻

的。喝麻了就歪歪倒倒，哪儿喝醉就在哪儿
瘫睡一阵。久了，大伙儿就叫上他“瘫哥”了。

有天，瘫哥又喝麻了。西藏当兵的战友
会，唤起了当年的激情，先在西江酒楼喝，再
到歌城边唱边喝。他一副破嗓子，非爱唱《酒
醉的探戈》，最后喝瘫在了歌城里。

稍稍醒来，已是半夜。走进小区，值班室
亮着灯。

打瞌睡的保安睁开惺忪的眼：“瘫哥，喝
好了。”

瘫哥站不稳的样子，靠在值班室门口的
墙上：“你晓不晓得王建国住哪里？”

“瘫哥，你就是王建国啊。”保安忍住没笑
出来。

“我晓得我是王建国，但我不晓得我住哪
里了。”

保安扶着瘫哥的肩膀，往前面阴暗处一
指：“前面，第二栋，二单元15楼5号。”

瘫哥摇摇晃晃往保安指的路而去。上
了15楼，扭了好一阵子钥匙，也没开到门。
咚咚咚，一阵打门。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
着睡衣的男子。

瘫哥傻了眼，酒醒了一大半：“你，你，你
是哪个？你咋跑到我屋头来了！”

结果，是瘫哥走错了单元，敲开的是别人

家的门。
邻居把他送回屋，他一进门就躺在客厅

的沙发上，瘫起了。
老婆推搡着瘫哥：“死鬼，给你说个事，最

近少喝点，早点回家。前几天旁边的好几个
小区都发生了入室偷盗的事。你不在家，我
一个人好怕哟。”

瘫哥翻了个身，已是鼾声如雷。
第二天，瘫哥继续喝，一起喝的是退休前

当保安的那帮老哥们。
瘫哥似乎不在状态，没喝几杯就“瘫”起

了。连“酒醉的探戈”也没去唱，歪歪倒倒往
家走。

进了小区，拐过值班室，就瘫倒在围墙角
的花园里了。

夜深人静，没有人发现瘫在黑夜中的瘫
哥。

一道黑影从十楼的阳台翻出，再从墙上
的管道滑了下来。正好落在瘫睡的瘫哥附近。

瘫睡的瘫哥突然一个鱼跃，扑向黑影
……

连续在江城入室偷盗的窃贼被瘫哥抓
了个正着。年轻时当过兵做过保安的经验，
擒贼也是一把好手呢！

瘫哥，从此有了神探之称。
由“瘫哥”易名为“探哥”的王建国，还是

喜欢喝，喝了之后还是喜欢扯着破嗓唱一曲
《酒醉的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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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那抹红
曾治平

张敏和王红，青梅竹马，隔渠而住。
夏季的一个中午，张敏从山坡下的土里

割了薯藤，叠在畚箕里，沿着羊肠小道，吃力
地挑着担子，人被淹没在两旁疯长着的藤蔓
和荆棘中。

终于熬到了山脚下，一口清泉汩汩流
出，张敏伏在泉边，用手拨开水面的绿萍，将
脸面贴在水里，猛喝一通清凉的山泉。但还
不解暑，他见泉下有一个水潭，两条水牛安
静舒适地泡在里面，他脱下衣裤，赤身裸体
地一跃而起，跳进水潭里。没想到水坑很
深，没了他的头顶，脚还踩不到底。两条水
牛见来了不速之客，哞哞地叫着，滚动着庞
大的身躯，激起一阵阵水波。张敏呛了两口
牛腥味的浊水，眼前漆黑一片，双手四处乱
抓，幸运地捞到了一条水牛的尾巴，这才浮
出水面，然后跌跌撞撞地上了岸。张敏全身
是泥水，如泥人。

他来到泉边，将衣服放在泉水里，吸水
后，举过头顶，拧出水，从头到脚，清洗。刚
洗半截身子，穿着红衣的王红从菜地摘了辣
椒，在杂草丛生的田埂上，蹦蹦跳跳回家，撞
见怪物似的裸体张敏，傻了眼，先是一惊，吓
得站住不动，惊醒后，飞跑而去。

大学一年级，张敏回家度暑假，王红在家
等待高考结果。一天早晨，张敏从渠道上走
过，穿着红衣的王红在桥下浣完衣，从码头上

起身，端着盛满衣服的木盆子，隔着渠道，向
张敏打招呼。王红一步步上着台阶，上一步
回一次头，张敏捏着一把汗，担心王红落入渠
水里。到了岸上，王红回头看张敏，下岸时，
王红向张敏摇手拜拜。那抹红衣越来越小
了，隐没在树林中，不见了。一路上，心中飘
着红衣，张敏兴高采烈地去外婆家。

当日中午，王红和表妹黎青下到渠道的
码头，王红在渠道里游了一个来回。黎青不
会游泳，站在水边，双脚玩着水，看着王红像
鱼一样，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王红对黎
青说：“下来，没事的，我教你游。”王红游到
黎青的脚边，激荡的渠水，晃动着金光闪闪
的阳光，黎青眼前一晕，脚一软，身子滑进渠
道里，当即呛了一口水。黎青双手扑打着渠
水，王红赶紧伸手去抓黎青，黎青一把捞到
了王红的右手，另一只手搂到了王红的脖
子，黎青全身像秤砣一样重，绑在王红的胸
口。王红被黎青抱得越来越紧，王红的手脚
不能动弹，游技发挥不得。在清清的渠水
里，飘着红黑衣服的两条身子缠得更紧，在
水中挣扎浮沉，向下游漂去。

一位长者捉来一只大公鸡，焚香杀鸡卜
吉凶，准备下刀时，公鸡突然惊起，潇洒地向
滔滔渠水飞去，长者仰天长叹一声：“两姐妹
去了远方。”

从此，张敏心中的那抹红，始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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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坛酸菜
北望

天刚亮，四嫲背起装了黝黑色菜坛的竹篓，
走出家门。早起的村里人见到她，很惊讶地问：
四嫲婆，去哪里？

去泰拔女儿家住几天，顺便送一坛菜干给
她。四嫲有些佝偻的腰，微笑着。

村里人也笑了。农家有的是菜干，大老远给
女儿背一坛去，咳，老人家的心意……

到泰拔有二十余里路程，崎岖的石砌路不是
上坡就是下坡。四嫲背着竹篓，拄着一根木杖，
走走停停。有熟悉的人见到她，想帮她背，四嫲
总是一口拒绝。

四嫲的丈夫在中年时，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
命。过了几年，战乱四起，城郭尽毁。四嫲的两
个儿子先后死在战场。村里来了一个做泥水活
的泰拔人，年青、英俊、高大。十八岁的女儿，跟
泰拔人做了几天小工，就一声不响地跟他走了。
从此，四嫲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

转眼四嫲已是白发老妪。夜深人静，四嫲躺
在床上。窗外，清冷的月牙孤悬在天空。她想到
了死去的丈夫和战死的儿子，泪水止不住簌簌流
下。要是再过几年，不会动了，谁来给自己床前
端饭喂食、养老送终？四嫲想到了女儿。

丈夫在世时，做土纸生意，家里生活过得不
错。他最疼爱女儿，每次外出回来，带给子女的
礼物中，女儿最多。常常惹得两个哥哥嫉妒。

走在路上的四嫲，脑海里不断地闪现着往
事。女儿跟泰拔人走，她一百个不答应。无奈丈
夫去世早，自己一个女人家，没法阻挡女儿。女
儿回来看望四嫲。四嫲老泪纵横，说了几句抱怨
的话。女儿跑回了泰拔，此后再也没回来看望过
母亲。

她会收留自己吗？四嫲看着前面蜿蜒的石
砌路，感觉背上的竹篓，越来越沉重。

女儿的家在泰拔的集市上。她的丈夫常年
做泥水活，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女儿对四嫲的到来，不冷不热。四嫲吃力地
从背上卸下竹篓。落地时太急了点，差点没把菜
坛打碎。她颤巍着把菜坛从竹篓里抱出来，对女
儿说：这是我做的一坛菜干，送给你。

女儿站在一边，一动不动，鄙夷地说：你做的
菜干都是酸得掉牙齿，我才不要。

四嫲住了三天。女儿终于忍不住了，对她
说：母亲，我家就这么小，公公婆婆都住不下，何
况还有两个孩子。

四嫲眼里噙着泪水：我一个孤老太婆，到哪
里去呢？

你不是说过，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管
不了娘家的事吗？

离开女儿家时，四嫲再次端起那个菜坛，要
把它送给女儿。女儿接过来，重新放回竹篓里。

“你带回去，自己慢慢吃吧。”
四嫲的两行泪水，顺着脸上的沟壑流淌。她

颤抖着手，提起竹篓，感觉比来时重了几倍，挽起
竹篓带时，挽了几次才穿上肩膀。

重新背着竹篓，拄着木杖的四嫲，出门，一步
一步踏下台阶，她回头，想再看看女儿，此时大门
已经紧闭。女儿的房子，在她眼前好像要坍塌了
似的，一片模糊。

一路上，四嫲不知道歇息了多少次。回到家
时，已经是满天星光。她摸索着回到房间，闩紧
房门，点亮油灯，卸下竹篓，抱出菜坛，打开坛盖，
取出填塞的稻草。微弱的油灯下，菜坛里的金
子，闪闪发光，耀眼得几乎要溢出坛口。

酒醉的探哥
施崇伟


